（五）勤奋、喜乐之人生 – 父亲李信征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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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的父亲-李信证，1910年生于北平通县农村一个基督的家庭。（与我的母亲青梅竹马。）他的父亲是位乡间传道人。家中兄妹六人，父亲排行第三。
幼年即随父亲、兄弟姐妹四处传道。他父亲拉手风琴；六个孩子各拿一件小乐器，组成个小乐队，很有感召力。因为没有条件，所以不能就读于一所固定的小学。中学就读于通县“潞河中学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学校，学费较贵，由于是传道人的子女，所以，有一定的照顾。父亲的中学生活，是从勤工俭学开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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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父亲自幼酷爱音乐和体育，因为买不起小提琴，他就用二胡模仿小提琴的音色，惟妙惟肖，真伪难辨。于是“二胡西奏”一时在校园传为佳话。那个时代的电影还是无声的，学校放映电影时，常常请他去配乐，深得师生们的喜爱。后来，有一位老师患了不治之症，临终前立下的遗嘱之一就是：将自己心爱的小提琴送给父亲。爸爸得到这把琴后，如获至宝，每周骑车来回40里到北京和一位外国专业小提琴家学习。他非常刻苦努力，进步很快，深得老师宠爱。
从此，父亲和小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、以后他经常在主日礼拜
时演奏诗歌，各种文艺活动中也常见他的身影。
    父亲热爱体育运动，曾获河北省学生运动会短跑冠军。一生
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不久，学校来了一位美籍教师（Mr.Fessler），他是基督徒。到校后向校方提出：要亲自挑选一名学生与他同吃同住同学习，并由他负担此学生的全部生活、学习费用。感谢主的恩典！父亲十分幸运地被老师选中。从此，师生二人朝夕相处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老师的言传身教，对父亲一生受用，更重要的是坚固了他信靠主的心志。80年代，学校举行百年校庆，教授特意从美国专程前往参加。师生重逢在昔日校园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，历历在目，浮现眼前。那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相聚。
    父亲的大学生涯在 “燕京大学”（现“北京大学”）渡过。在音乐系结束学业后，任“育英中学”音乐老师。（教会学校，现“北京25中”）曾与李抱忱先生共事。49年，被聘为“北京师范大学”幼儿师范音乐系副教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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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中国第一套“儿童节奏乐器”
建国初期，父亲看到国内儿童的音乐教育十分缺乏，没有系统的教材、更没有适合儿童演奏的乐器。于是，他参考国外资料，试制了中国第一套儿童节奏乐器，共有20余件：小木琴、三角铁、撞钟、铃鼓、响筒、小鼓、刮板…还加上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木鱼等等，非常小巧、可爱，适合儿童演奏。记得那时我正在上小学，第一批试用此套乐器的，就是我住家附近的街道儿童，在派出所的协助下，成立了“东总布胡同儿童节奏乐队”，还制作了大红锦缎的队旗。乐队由爸爸亲自排练指导，我们边唱边演奏十分有趣。同时，也培养了我们彼此合作的友爱精神。随后我所在的小学也有了小乐队还加上舞蹈，常常受邀到各学校、剧场演出。
此套乐器在京城渐渐普及，一二年后全国几乎各省市也都得到普及。如今，每当我看到“儿童节奏乐器”，心里总不免想起当年父亲的一份耕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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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由于对乐器的设计、制作及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所以父亲决定从师大音乐系调至北京乐器厂-乐器研究所工作。因父亲的勤奋和出色的工作成绩，他被国家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并任总工程师。这一职称，当时国内同专业只有三位。几十年来他和工人、技术人员一起填补了多项乐器制作的空白，提高了乐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，赚取了大量外汇。

· 中国第一架横排木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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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十年代，国内尚无横式排列木琴。（排列方式如钢琴键
而不是如扬琴）为了试制这架木琴，父亲全身心投入，昼夜
思想、废寝忘食…制作木琴要用最好的紫檀木，才能发出
优质的音响。父亲相中了家中一个十分珍贵的紫檀木桌子，
他毫不犹豫地锯下四条桌腿，做成了木琴的音板。常常在
深夜，我和妈妈会被一阵敲击声、锯木声吵醒，原来爸爸
在床上忽然想起什么，立刻起来敲敲弄弄。为了找到音板
共鸣筒的最佳效果，无数次试验都失败了，最后竟发现家

中一个古旧的瓷花瓶，装上不等量的水能发出最佳共鸣！

    首台横排木琴终于问世了！此时正值“北京儿童艺术剧院”排演话剧《小白兔》，木琴立刻派上了用场。接着该剧由“长春电影制片厂”拍成电影，木琴的一段独奏就这样被录入其中。

·中国第一架竖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1958年，国家向乐器厂下达了一项任务：要求中国自己能够制造交响乐队中的全部乐器。这对于制造竖琴来说，的确是遇到了大难题：一没实物、二没任何图纸与数据。后来，听说在东北有一位白俄竖琴演奏家，她自己有一台竖琴，经文化部有关部门的批准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将人与琴接到了北京。演奏家提出：她本人不能与琴分开，于是父亲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场地就是演奏家下榻的饭店。他们不分昼夜围着这架琴转，根据实物先描绘出图纸；再按图纸制作了第一架竖琴，其中的艰辛无法言说…59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来京演出，乐器厂请乐队的竖琴演奏家鉴定这架乐器。团员们惊叹中国人的聪明智慧，华美的竖琴也展现了精湛的民族手工艺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一经演奏才发现，琴体下面七支踏板的左右顺序全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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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部装反了！而这正是最关键和最困难的部分。父亲
与全体制作人员毫不气馁，马上制订了翻改方案，

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，[image: image10.jpg]


他们终于修正了全部错误。苏联乐团的指挥和全体团员都被他们这种忘我、执着和勤奋敬业的精神所感动。
    很快，国内各省、市乐团、歌舞团都有了竖琴，同时也打入了国际市场。因为竖琴价格昂贵，国产化的生产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，又赚取了可观的外汇。

  紧接着，“中央音乐学院”开办了“德国竖琴专家班”，培养了五位首批竖琴演奏员，其中一位就是我
的老师，中央乐团竖琴演奏员-干培雪。我是国内第二代竖琴演奏员。所以，父亲、竖琴和我之间另有着一层解不开的情缘。
·中国第一架钟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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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年代，厂里接到通知：为了迎接印尼总统苏加诺，必须
要试制出可以在队列行走中演奏的乐器 – 钟琴。父亲又是一头扎
进去，攻克一道道难关，多次去金属研究所比较配方····终于取
得满意的音质，在欢迎苏加诺的队列演奏仪式上，钟琴发挥了良好
作用，得到总统的喜爱，后作为国家礼物赠送予他。为此，国家特
别嘉奖了乐器厂。
·人才培养

   父亲一贯极力主张、提倡乐器制作人员要会演奏乐器，改变过去那种只会制作，而不会演奏的状况。因此，他培养青年工人，专门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教授钢琴、提琴及管弦乐器。他们还组织了乐队，由父亲担任指挥并兼首席小提琴，既丰富了工人的业余生活，又对乐器制作的质量提高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后来中央音乐学院终于开设了乐器制作系，培养出即会制作又会演奏的高层次技术人才。
    记得父亲曾手把手地培养一名年轻、朴实的农村小木匠。点滴积累；呕心沥血，加之本人的刻苦钻研，终于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“小提琴制作大师”称号的高级制作人员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。回想当年他自德国载誉而归时，首先到家中看望父亲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感谢恩师培养，永远不忘这一段深厚的师徒之情。”
[image: image12.jpg]



   后来父亲又陆续试制成功了铝板琴、电声铝板琴、竖琴尼龙弦等等。在爸爸工作的几十年间，他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乐器研究、制作、鉴定以及培养人才的事业上。在他85岁高龄时，还协助厂里完成了厂史的写作工作。
他一生精力充沛、爱事业、爱生活、热情地帮助周围的人，诚恳真挚、谦卑友善；
他有许多忘年交的朋友，无论老少和他在一起，都能敞开心怀、以诚相待
他总是那样喜乐幽默，有很大的凝聚力，只要有他在场，一定欢笑声不断；

他心灵手巧，思路敏捷，自制的走马灯、鸟笼、小白鼠“讲究的家”、

圣诞节精美的大幅图画····都是儿时的我和以后我们女儿的最爱！···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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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最宝贵的，是父亲和姥姥、妈妈一样，将主耶稣的爱；基督救恩的种子撒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， 他们是我和刘康还有孩子们信主的启蒙。
父亲一生也经历了坎坷。先是陪伴母亲，渡过了忍辱负重的“右派”生涯；后是文革时期，母亲成了“特务、反革命”；自己又被划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接受批判教育改造。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日，无数家庭破裂了；多少夫妻之间、父母子女之间反目成仇，互相揭发批斗····但是，在我们心中总有一个信念，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：“一切都会过去。”正如诗篇中
所说：“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”（诗篇138：7）主的爱时时护佑着我们，给我们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，父母始终同舟共济、互相搀扶。22年后，沉冤终获平反昭雪。人生的四分之一，患难见真情，尽在不言中····

    父亲的最后两年在美国渡过，分别了五年全家终于在

异国他乡得以团圆。我们经常在一起思想主的大爱，爸爸

最喜爱和珍惜这样的时刻。我们一同查经，学习 神的话

语。他虽然眼睛已不能看琴谱，但可以背弹百余首诗歌，

在带领我们祷告或唱诗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感恩的热
泪。爸爸常常给我们背诵以下几段话，那是他们兄弟姐妹
幼年随父母在乡间传道时学会的：
《慈悲天父，给我食物。养我肉身，恩典长存。又赐天粮，
养我心肠。报答无方，每饭不忘。》
《慈悲天父，保佑一夜。到天明亮，我心感谢。主赐饮食，
保护我身。一切喜乐，都归我主。》

《感谢天父赐洪恩，天天爱我护我身。现今我要求天父，将我罪孽都饶恕。叫我做事好心肠，死后接我入天堂。我必永远跟随主，求主听我因耶稣。》《今得奉献些微物，求主悦纳并赐福。更愿献上身与心，永远属主为耶稣。》
《苦海茫茫幸有圣神作宝筏；前途渺渺唯有救主作明灯。》

父亲离世前的一个月，正值十二月份，我们全家录制了一盒录音带，作为送给弟兄姐妹及亲友的一份圣诞礼物。内容是每人或弹或唱一两首诗歌，讲几句在主里互相勉励的话。87岁的父亲那天被圣灵极大地感动，他不但录下了以上的话并一口气写下来，还弹奏了两首诗歌“耶稣恩友”、“岂可空手回天府”同时与妈妈一起合唱，感谢赞美主！这一幅美丽画面的瞬间，永远留在我的心田····然而，想不到这竟是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后纪念！
 98年1月23日清晨，爸爸在睡梦中随主而去，没有经历病痛，平静而安详，何等甘美！全家人最后一次围在他的床前，合唱了他生前最喜爱的诗歌“耶稣恩友”为他送行。主的怜悯与慈爱，让我们全家靠主更近，爱主更深！
  我常常会一阵阵深切地思念爸爸，常常独自弹着琴，在心里默默唱着他喜爱的诗歌。他一生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欢乐和幸福。他的爱来自 神，愿我们在世的人像爸爸那样爱 神、爱人、爱生活、勤奋喜乐、彼此宽容，永远感恩！
  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（诗篇23：6）

  亲爱的爸爸，等待着我们，天家再见！

《 相 逢 在 主 的 身 旁 》
 最亲爱的爸爸：

   您离去的这样匆忙，

     您离去的又是如此安详。

       匆忙得使我们毫无准备，

         安详得让我们深谢主大爱的慈悲！


从深夜至凌晨，我无法入睡，

  总觉得您还留在我的身旁。

    您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眼前，

      您弹奏的诗歌仍回旋在耳边····

“爸爸”，“爸爸”！我一次次轻轻呼唤着您：“放心去吧！

慈爱天父已经接您去那好得无比的地方，

那里再没有任何痛苦哀伤。

  爸爸，等待着我们，

    总有一天，我们会相逢在主的身旁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爱您的女儿：望一  泣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8年1月24日 凌晨四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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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京大学、未名湖


左一：父亲


右一：母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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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架竖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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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、第一次来加州探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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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圣诞前夕，父亲手书





父亲和我














